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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與中國公民社會

在中國網絡社會史上，2008年有特殊的意義。上半年先是發生了抵制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 CNN）等西方媒體的網絡運動。繼而在四

川地震後，基於互聯網的信息溝通與公民動員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下半年

則有奧運期間的海量網絡報導，以及網民在毒牛奶事件中進行的抗議活動。這

些事件的共同特徵，是網民利用BBS（Bulletin Board System）、博客、網絡社區、

手機短信等多種新媒體技術，發布、搜索和傳遞信息，並進行網上討論、動

員、簽名和抗議。這些事件在海內外影響之大，說明一個基於互聯網的公民社

會——網絡公民社會，在中國已現雛形。

本文認為，中國的網絡公民社會是互聯網與公民社會在共同演進的過程

中，相互影響的結果。而這個共同演進的過程，則發生在一個更為宏大的、多

元互動的歷史格局中。該格局的主要「角色」，除互聯網與公民社會以外，還包

括國家、市場、各種跨國力量。用歷史的眼光看，網絡公民社會演進的過程，

可分兩個階段：1990年代中期至2003年為「雛形期」，2003年至今為「拓展期」。

在這兩個時期，多元互動的張力有所不同，但基本格局保持了延續性。本文通

過對兩個階段的比較分析，揭示網絡與公民社會在多元互動的格局下共同演進

的主要特點。

一　公民社會與網絡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是由非營利和非政府的公民組織構成的基層公共社群。它是國

家、市場、私人領域之外的公共領域。而網絡公民社會則是公民社會的一個組

成部分，指在互聯網上開展公民行動的個人和群體。一般說來，開放型的網絡

空間如網絡社區、論壇、博客、視頻、QQ群、聊天室等等，均可視為網絡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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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組成部分。各類民間社團和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

組織）所建的網站、博客和BBS等，也應屬此列。

網絡公民社會並不包括所有網絡上的社會形態和行為。在英文中，公民社

會（civil society）有「文明」的內涵，中國學界目前廣泛使用的「公民性」的概念，

體現了這層含義1。公民社會的核心標準，是公民個體或組織，為維護或爭取公

民權利和利益而展開的公民行動。這些公民行動，顯然不包括網絡上私人領域

的活動（如個人發送電子郵件），更不包括網絡上的犯罪或恐怖組織活動。

有學者認為，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受到國家的制約，不能與政府保持各自

獨立的關係，因此不能算是真正的公民社會2；也有學者通過對亞洲國家公民社

會的研究，發現在包括日本在內的民主國家，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有別於西

方，呈現出相互「嵌入」的特點3。這說明研究公民社會需要有歷史的眼光，不宜

機械地用西方公民社會的定義來衡量中國公民社會的有無。在任何現代國家，

公民社會的發展都充滿鬥爭。沒有絕對獨立於國家和市場的公民社會，也沒有

絕對的自由和權力。公民社會及其所包含的公民權，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呈現

不同的形式。它們與國家和市場的關係呈動態特徵。因此關鍵是研究在不同的

歷史條件下，公民社會與國家、市場及其他相關因素的依存或矛盾關係4。

網絡公民社會在中國大陸的萌芽，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各類網絡

公民行動的開展，包括網絡事件、抗議、維權、救助、網上簽名等等。某些「曬

黑」網站，因對公共事務起到一定監督作用，也是一種新型的公民行動。影響較

大的網絡事件，如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2007年的「重慶釘子戶事件」、2009年

的「鄧玉嬌事件」，更是體現了網民利用互聯網進行抗爭的力量5。第二是網絡話

語的活躍及其對主流媒體和社會輿論的影響。網站、網絡社區、博客、論壇每

時每刻都在生成大量公共話語。其中很多屬於娛樂性的、私人化的內容，但也

有很多涉及嚴肅的社會問題。當今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無不及時地反映在網

絡話語中，使網絡成為中國社會問題的晴雨表6。第三是基於互聯網的各類公民

社群組織，包括BBS論壇、網絡社區和俱樂部、校友錄、網遊社群、博客圈、

QQ群等等。這些網上的組織形態，有別於傳統社會組織。它們大多是以鬆散社

群為主的自組織形式，沒有明顯的組織結構（如領導人等）。中國網絡組織的數

量龐大自不必說，更重要的是它們雖然分布於網絡上各個角落，但由於互聯網

的特點，卻又有實際的或潛在的聯繫，並具有一定的跨國特徵，使它們在特定

條件下能發揮巨大的動員能力。

二　多元互動的歷史格局

政府管制是互聯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一般認為，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管制

嚴厲，限制了網絡自由7。而對於公民社會的研究，雖然近年海內外學界對早期

的法團主義分析框架提出了批評和修正，肯定了中國公民社會的新發展，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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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府對公民組織的種種限制，亦有所共識8。因此，在互聯網和公民社會雙雙

受到政治條件制約的情況下，中國何以形成具有影響力的網絡公民社會，成為

有待解決的重要課題。目前的研究對這一問題雖有所觸及，但尚無系統的理論

解釋。關於互聯網的研究，往往偏重單一因素的影響，要麼誇大信息技術自身

的作用，要麼就是誇大政治或市場的影響。本文認為，中國互聯網和公民社會

一直在多元互動的格局中保持同步演進，從而使網絡公民社會得以發展。網絡

公民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多元互動。

多元互動，是指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多種因素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

制約的動態過程。該範疇與國際關係領域中的「複合相互依賴」（complex inter-

dependence）概念有相通之處。美國政治學家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納爾

（Joseph S. Nye）提出的「複合相互依賴」概念，是用來闡釋一種新型的國際關係，

指在國際關係中，行動者之間相互依存的複雜關係。他們認為，在這種新的國

際關係格局中，硬實力（hard power）的影響相對弱化，而軟實力（soft power）的

影響力則相對增強。軟實力的體現之一是NGO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在信息時

代，則進一步體現在國際公民社會利用新的信息渠道，參與國際事務9。

本文認為，「複合相互依賴」概念同樣適用於對國家政治的分析。中國大陸的

改革歷程，從宏觀上看，使中國社會在政府集權的單一格局中獲得一定的獨立空

間，向政府、社會、市場的「複合相互依賴」的多元格局演變。西方的政治學者也

逐漸拋棄極權主義的理論範式，開始用「不穩定的多元化」bk、「韌性權威主義」bl

等新概念來描述中國社會的新格局。在這個新格局中，政府仍佔統治地位，但市

場和公民社會的力量已然成為政府不可小覷的生力軍。有學者發現，即使在一貫

獨立的外交領域，中國政府也已經開始受到媒體，尤其是新媒體輿論的影響bm。

關於中國社會的多元化問題，中國大陸學者亦有所論述。孫立平根據中國

社會結構的變動，對傳統的國家／社會兩分法的分析框架提出修正。他認為，

不論是國家還是社會，都不再是鐵板一塊，而出現了內部分化。在國家與民眾

之間，出現了文化精英集團和商業利益集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也存

在明顯的張力bn。這些結構變化，給發育中的公民社會提供了契機。比如在地方

政府為經濟發展而支持對環境造成破壞的企業的情況下，就不難理解為甚麼中

央政府環保部會支持環保NGO的發展。

影響中國網絡公民社會發展的最主要因素，無疑是互聯網與公民社會之間

的互動。互聯網的普及，為公民行動、公民話語和公民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新的

條件和平台。同時，公民社會的發展，也為互聯網的擴散提供了社會基礎。兩

者相互依賴和影響，呈共同演進之勢。但互聯網與公民社會的依存關係又不是

孤立的，它們受到政府和市場的制約，同時也對政府和市場產生影響。

影響網絡公民社會的另一因素是政府。政府對網絡的管制日益嚴厲，但網

絡文化卻保持活力。在一定意義上，這種活力來自網絡管制的刺激。為了在被

管制的網絡中求自由，中國網民充分發揮其創造性和靈活性，從而形成網絡管

制激勵網絡文化的奇特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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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網絡公民社會的多元互動模式

市場 跨國公民組織網絡公民社會

國家

公民社會 互聯網

第三個因素是網絡經濟。網絡公民社會與網絡經濟同樣具有依存關係。網

站成功的重要指標是點擊率，而點擊率要靠網絡社區和網民來維持。所謂互聯

網經濟屬於社會性生產（social production），就是指網站依賴網民在網上的社會

活動而創造內容，從而推動網站發展bo。反過來說，網站和網絡社區的發達，同

時開拓了網民交流和行動的空間，促進網絡公民社會的發展。

第四個因素是互聯網與公民社會的互動發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因此在這個

多元互動的格局中，還有跨國的因素在其中，更何況網絡本身便具有跨地域的特

徵。中國網民可以登陸國外網站，搜索海外信息；海外網民也可以瀏覽中國網

站，並通過發帖等形式直接參與中國網絡文化的創造。全球化時代頻繁的人口流

動和多樣化的信息渠道，為公民社會與外界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中國民間組織與

國際公民組織的交往與合作日趨頻繁，有研究表明，中國公民社團在互聯網使用

方面，除了用來開展活動以外，用得較多的是與國際組織溝通bp。研究互聯網與

公民社會互動的跨國界特徵，有助於更全面地看到問題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使我

們認識到互聯網文化和公民社會建設，既有民族特色，也受到全球化的影響。

以上諸因素之間的關係，不是單一的線性影響，而是相互依賴和制約，從

而產生動態的張力。網絡公民社會就是在這種富有張力的「場域」中得到發展。

這種多元互動關係，圖示如下：

三　網絡公民社會初現端倪：1994-2003

1990年代中期到2003年是中國網絡公民社會的「雛形期」。這時期，互聯網開

始進入中國城鎮家庭，上網人數從1997年的67萬增加到2002年的5,900萬bq。網民

從一開始就看到互聯網在信息溝通和組織動員方面的潛能，並利用互聯網開展行

動；以BBS論壇和聊天室為核心的網絡社區初步形成，網絡事件日益增多。早在

1996年，在「水木清華」等剛剛建立不久的大學BBS論壇上，就發生了反日的保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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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1998年印尼的排華事件，引發全球性的華人抗議活動，互聯網成為協調

和組織跨國抗議活動的重要手段。抗議聲勢之浩大，波及中國大陸的網絡空

間，網民在網上網下均有抗議活動br。1999年，在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

使館的事件中，「強國論壇」應運而生，並很快成為那時期最有影響力的中文BBS

論壇bs。之後，2000年5月北京大學一名女學生遭謀殺事件、2001年廣西南丹礦

難和江西某小學爆炸案，均引發大規模網絡抗議，標誌¶網絡公民社會已現雛形。

這時期，影響網絡公民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第一，正處於萌

芽中的公民社會為互聯網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和生產力。中國於1994年正式接

通國際互聯網。那時，中國經歷了八九學運，公民社會剛剛重新起步bt。著名的

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即成立於1994年。互聯網到來之初，人們對上網表現出

的熱情，不僅來源於對新技術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交流的需要。創新技術擴散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理論認為，新技術是否得到廣泛接受，既取決於技術

本身的特性（如是否滿足某種現實需求），又因人、因地、因時而異ck。互聯網

在199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大陸，可謂恰逢其時。一方面，隨¶經濟改革的深化，

中國社會進一步開放；另一方面，市場化的加速，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工人

下崗）和文化變革（如價值觀的變化）。人們有話要說，互聯網提供了說話的空

間。這就為互聯網的商業化提供了社會條件，促進了互聯網的擴散。1990年代人

們對互聯網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反映了一種渴望表達的社會心態。這種熱情轉變

為行動，便出現了網民積極參與互動的網上行為。網民的參與成為互聯網發展和

繁榮的社會基礎，直接推動了商業網站、BBS論壇和網絡聊天室的發展。

第二，互聯網的發展同時促進了公民社會的成長。組織社會學理論認為，

社會組織對於新技術的採納有以下特點：成熟的組織由於組織慣性及技術更新

的成本，不像新生組織那樣願意接受新技術；但是，在其他條件對組織發展產

生限制的情況下，如果新技術有助於組織發展，則採納的可能性較大。這正是

中國公民社會的歷史現實。1990年代中期後，民間組織大批出現，大有形成「社

團革命」之勢cl，但它們的運作卻受到種種限制。例如，由於註冊程序的苛刻和

繁瑣，很多社團只好在未註冊的情況下，在夾縫á求生存。有些團體發現互聯

網是便利、快捷的操作平台，於是利用網絡開展工作。有研究表明，資源少的

草根社團，反而比資源多的社團更重視對於互聯網的使用。如表1所示，56家

被調查的商會和行業協會，平均每個組織擁有6台以上電腦，其中有5台聯網。

而同時受調查的73家從事社會公益和社會服務的草根社團，平均擁有不到6台電

腦，其中聯網者有4台，然而它們卻有66%的組織設有網站。相比之下，資源更

多的商會和行會類社團則只有58%設有網站。在表示互聯網對於社團工作的重要

性時，草根社團的各項指標均高於商會類社團cm。

除了公民社會組織的聯網，互聯網的發展還帶動了網絡社區等新的組織形

態的出現。

第三，在雛形期，互聯網業界初步認識到互聯網產業的社會性生產特徵。

在Web 2.0的今天，網站免費提供社會網絡空間，由網民在互動中創造內容，帶

1990年代人們對互聯

網所表現出來的熱

情，反映了一種渴望

表達的社會心態。這

種熱情轉變為行動，

便出現了網民積極參

與互動的網上行為。

網民的參與成為互聯

網發展和繁榮的社會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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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兩大類社團的互聯網資源和應用情況（2003年12月）

商會／行會 　社區服務、環保、　

（n=56） ð生、婦女組織（n=73）

平均電腦數量 6.2 5.6

平均聯網電腦數量 5.1 4

網站（百分比） 58 66

互聯網在組織發展中的作用* 4 4.4

互聯網在與國內社團溝通中的作用* 3.5 4.1

互聯網在與國際組織溝通中的作用* 3.4 4.3

互聯網在籌資中的作用* 2.3 3.5

＊ 指標為1-5，5表示「最重要」。

數據來源：Guobin Yang, “How Do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Respond to the Internet?: Findings

from a Surve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9 (March 2007): 122-43.

動網站發展，已是業界共識。但在互聯網發展初期，其社會性生產的邏輯仍未

充分表現出來。能看到這一點的有識之士，則不期然地在互聯網的發展中拔了

頭籌。拿「網易」的發展來說，從1997年創辦伊始即提供免費個人主頁（Homepage）

空間。當時網民建主頁的熱情高漲，但中國大陸支持個人主頁的環境不成熟，

缺少理想的主頁存放地，因此很多個人主頁都放在海外伺服器上cn。在這種情況

下，「網易」免費提供個人主頁空間，很快聚集了人氣，給「網易」的發展打下了

基礎。再看當年「四通利方」的一個實例。1998年，「四通利方」尚未跟「華淵」合

併為「新浪網」。據「四通利方」總經理王志東回憶，那時「四通利方」主要做軟件

開發，投資者不贊成他搞網站和論壇。負責搞論壇的汪延剛從法國歸來，正值

法國舉行世界杯，他發現網民中體育愛好者眾多，就專門開設了「體育沙龍」論

壇。論壇很快走紅，推動了「四通利方」的發展co。

第四，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離不開政府支持。政府支持既表現在政策和

制度建設方面（如信息化戰略工程「三金」的實施），也包括宣傳。1990年代互聯

網進入中國之初，官方媒體大力宣傳「信息高速公路」，介紹互聯網，鼓勵個人

和單位上網。「未來社會將是信息化社會，誰擁有先進的信息技術，誰就擁有二

十一世紀。而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則是信息化社會的神經

網絡」cp這類話語，充斥主流媒體，給人以時不我待的上網緊迫感。那時政府對

網絡的管制較為寬鬆，給網絡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且早期的網絡管

制，技術含量不高，主要靠BBS「斑竹」（版主）對論壇進行人工監測，對發帖沒有

太多限制。只是到了2000年，由於網絡話語日趨活躍，內容管制才開始收緊。

2000年年底，中國政府首次發布管制BBS論壇的〈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

定〉。但這時，網絡社區影響已然壯大，網絡文化也已形成桀驁不羈和嬉笑怒罵

的風格。這時政府才收緊內容管制，雖能起到修補丁的作用，卻已經很難從根

本上管制網民的信息流通了。

1990年代互聯網進入

中國之初，官方媒體

大力宣傳「信息高速

公路」，介紹互聯網，

鼓勵個人和單位上

網，給人以時不我待

的上網緊迫感。那

時，政府對網絡的管

制較為寬鬆，給網絡

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

利條件。



20 二十一世紀評論

最後，國外的網絡文化，包括海外中文網，對中國大陸早期的網絡文化有

一定影響。胡泳、范海燕翻譯的《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於1996年出版，號

稱「引爆了中國積蓄已久的互聯網熱情」cq。王志東數次出訪美國、「搜孤」董事局

主席張朝陽從海外歸國創業，均給中國互聯網業的進一步發展帶來契機。中國

互聯網發展初期，網站內容稀少，那時很多人上網是去看國外的中文網站。中

國留學生在1980年代末就已經在海外使用電子郵件、BBS論壇、新聞組等網絡服

務技術。1993年，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專門建立了「中國互聯網絡工作討論組」

（China InterNETworking discussion group, CINET），並發布半月刊性質的通訊

（CINET-L Newsletter），努力促進中國網絡發展。1990年代初，海外學人創辦了

眾多中文網絡雜誌，其中如《新語絲》、《楓樹下》、《華夏文摘》等，對中國網刊

的發展均有影響。中國大陸早期文學網站如「榕樹下」、「黃金書屋」的創建，均

受到海外中文網刊的啟發與影響。

四　網絡公民社會在曲折中拓展：2003年至今

2003年在中國網絡公民社會的發展中是一個轉折點，可說是名副其實的網絡

大事年。上半年「非典」（SARS）期間，出行和社交等活動驟減，困居斗室的市民

對網上互動和交流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認識。為應對「非典」，很多民間組織利用網

絡收集和發布信息，組織志願者行動。互聯網首次表現出應對危機事件的作用。

2003年有影響的網絡事件，還包括「孫志剛事件」、「劉湧事件」、「BMW事件」等

等。之後網絡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如2005年的「網上抗日」、2007年的「廈門PX事

件」和博客報導「重慶釘子戶事件」，以及本文開頭提到的2008年的一系列大事。

2003年以來，網絡社區發展迅速。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調查顯示，

2003年後，網民對於互動性網絡社區和BBS論壇的使用迅速增加。2003年之前，

頻繁使用互動網絡功能的人很少超過五分之一；之後，則很少低於五分之一。

而在2004年以後則基本保持在五分之二以上cr，說明網絡社區的影響明顯擴大。

其次，2003年以來網絡公民社會出現了新的活動形式，如以博客為平台的公民

記者和各類網絡維權、反腐監督、「曬黑」等等。

2003年後，中國網絡公民社會在拓展的同時，也經歷了曲折。這期間政府

對網絡的管制有所加強。2004年，著名的高校BBS論壇「一塌糊塗」被封。次年，

北大「燕南網」遭關閉。2005年，在全國範圍內，高校BBS論壇受到嚴厲整飭。

「網易」因此發表專題，稱高校BBS論壇在網絡管制下變成了「荒蕪孤島」。該專題

對高校BBS論壇的「神話與傳說」進行了回顧，對高校BBS論壇黃金時代的逝去進

行了祭奠cs。在網管收緊的情況下，民間組織和公共領域受到擠壓。2004年年

底，官方媒體對公共知識份子進行了聲討。始於2003年抵制怒江建壩的環保運

動，到2005年也遭遇困難，在警惕「顏色革命」的官方話語下，民間組織的發展

面臨新的困境。

「非典」期間，出行和

社交等活動驟減，困

居斗室的市民對網上

互動和交流的重要性

有了新的認識。很多

民間組織利用網絡收

集和發布信息，組織

志願者行動。互聯網

首次表現出應對危機

事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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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互聯網和公民社會同時受到如此擠壓，網絡公民社會何以仍有所拓

展？這á主要涉及以下幾個原因，第一，網絡公民社會所賴以發展的多元互動

的基本格局未變。有變化的，只是這個大格局中的各種因素之間的張力。這期

間政府管制雖然有所加強，但經過多年的歷練，網絡公民社會已經萌生，並表

現出非凡的活力，簡單化的網絡管制已經難以奏效。

這時期公民社會仍然是互聯網發展的社會基礎和生產力。2003到2008年，

中國上網人數從8,000萬增加到2.53億ct。2003年以後，寬帶（或稱寬頻）上網逐

漸普及dk，博客和網絡視頻進入中國大陸的網絡文化，並迅速走紅。在互聯網

持續發展的同時，社會問題不斷加劇，群體事件呈迅速上升之勢，公民社會訴

求有增無減。由於公民表達訴求的制度渠道不暢，互聯網自然成為替代性信息

渠道和參與平台。網絡社區的持續發展和網上論壇及博客的繁榮，說明公民在

表達訴求方面更加依賴網絡。

第二，基於互聯網的民間行動、組織和話語持續發展。以互聯網為依託的

聚會、公益活動、志願服務、民間慈善和救助、網絡事件等呈明顯上升趨勢。

在2007年的「廈門PX事件」和濟南水災中，網絡公民報導均有不凡的表現。《中國

新聞周刊》先後兩期分別以〈短信的力量——廈門PX風波啟示〉和〈「公民報道者」〉

為題，發表封面文章，見證網絡公民行動的巨大影響dl。而同年7月的《互聯網周

刊》，也發表以〈未來社區〉為題的封面文章，宣稱網絡社區「打碎舊世界」，是「未

來社區的源泉」dm。也是在同年，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召開了《中國公民

社會發展藍皮書》作者研討會，在次年正式出版的《藍皮書》導論中編者宣稱「中

國已經邁進公民社會的門檻á」dn。網絡公民行動對於推動中國「邁進公民社會

的門檻」，無疑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三，互聯網產業進入Web 2.0時代，推動網絡公民社會持續演進。Web 2.0

時代的關鍵詞包括「互動」、「創新」、「分享」、「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社會網」、「播客」、「博客」、「視頻」等等。網站依賴網民生成內容，

互聯網的社會性生產邏輯全面彰顯。各大網站均以此為發展戰略，通過對互聯

網多種功能的整合，利用各種手段，提高點擊率，進行內容聚合。在《互聯網周

刊》2007年評出的20家最有影響力的網絡社區中，除了老牌的「天涯」、「貓撲」、

「西祠」、「強國論壇」外，有9家是2003年以後創建的新銳，其中包括了影視分享

社區「VeryCD」和「土豆網」do。

第四，政府無意犧牲網絡文化的繁榮。在互聯網迅猛發展、網絡公民行動

蓬勃的情況下，網絡管制的內在矛盾暴露無遺。到2003年，政府對網絡管制已

經相當嚴厲，技術監管手段也十分先進，但管制效果不佳。網民應付監管的花

招，層出不窮，如利用漢語語言的靈活性，來躲避關鍵詞過濾等。在這種情況

下，政府開始實施一系列「柔性管理」措施。2004年9月中共通過的〈關於加強黨

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明確提出要「高度重視互聯網等新型傳媒對社會輿論

的影響，加快建立法律規範、行政監管、行業自律、技術保障相結合的管理體

制，加強互聯網宣傳隊伍建設，形成網上正面輿論的強勢」dp。其中法律規範、

Web 2.0時代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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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自律和建設互聯網宣傳隊伍，均屬於新型的「柔性管理」策略。「柔性管理」

類似於福柯（Michel Foucault）論述的「生命權力」（biopower），其運作方式是吸納

人的主體力量，使其變為主動為國家權力服務的力量。福柯認為，在現代社

會，有效的權力運作，是「自我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dq，而不是「權

力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power）。在網絡管制領域，鼓勵行業自律，讓網民通

過「110虛擬警察」和「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的網站進行舉報，屬

於依賴「自我的技術」的權力運作。其效果如何有待研究，但中國政府從2007年

開始，倡導網絡文化「規範與繁榮並存」dr，說明雖然政府加緊網絡管制，但並無

意犧牲網絡文化的繁榮。至於如何處理好管制與繁榮的關係，政府並無對策。

在實際運作中，管制措施不斷受到網民的抵制。2009年6月的「綠壩—花季護航」

軟件系統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國公民的網上維權

行動，因受到官方的

限制，常把維權網和

博客建在國外伺服器

上，通過互聯網向海

外媒體曝光國內的侵

權事件，對中國政府

構成壓力，以求取得

跨過公民行動研究領

域常說的「回旋效應」。

第五，跨國互動與「回旋效應」（boomerang effect），也為網絡公民社會的拓

展提供了條件。跨國互動的形式有多種。一是中國的網上公民行動，其目標在

海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民間的「網上抗日」和2008年的抵制CNN運動。這類行

動具有相當的合法性，目前尚未受到官方壓制。二是中國公民的網上維權行

動。這類行動的目標在國內，其中政治敏感度較高的，因受到官方的限制，常

把維權網和博客建在國外伺服器上。另外，也有維權人士通過互聯網向海外媒

體曝光國內的侵權事件，對中國政府構成壓力，以求取得跨過公民行動研究領

域常說的所謂「回旋效應」ds。三是在華國際NGO也利用互聯網展開網上討論，

組織志願者行動，為中國草根社團更好地使用互聯網，提供培訓甚至資金資

助。比如環保方面的國際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和根與芽（Roots and Shoots）均有較活躍的中文網站和論壇。四是在海外

中國政府在爭議聲中推遲強制電腦安裝「綠壩」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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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中文網站，直接參與中國的網絡公民行動，影響中國公共輿論。方舟子利

用他創辦的網站「新語絲」，揭露學術和新聞腐敗等問題，在中國網民中頗有影

響。此外，海外華人和留學生常常直接參與中國網站的論爭和抗議行動，也是

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以上種種，或因受中國政治環境影響而尋求「曲線救國」

式的「回旋效應」，或從海外參與中國網絡行動，而國內管制部門卻鞭長莫及，

因此產生了特殊的跨國互動效果。雖然這些行動方式在2003年前已經存在，但

隨¶網絡的發達和全球化的推進，近年的影響呈擴大之勢。

五　未來的挑戰

十多年來互聯網與公民社會的演進，催生了新型的網絡公民社會，在中國

社會、文化和政治等領域造成了巨大影響。新的電子社會形態的出現，是社會

影響的突出表現。在文化方面，狂歡式的互聯網文化，對傳統的紙媒文化霸權

造成衝擊，給大眾文化帶來活力。在政治方面，互聯網與公民社會的結合，促

進了公民的知情權，有利於公民進行輿論監督，揭露腐敗，抗議社會不公。

網絡公民社會的未來充滿挑戰。挑戰之一是電子鴻溝。目前，中國上網人

口比例仍然很小，網民總數不到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農村網民則只有農村

人口的5%dt。網絡公民社會的擴展，顯然要依賴網民人數的增加。不過，中國

互聯網的發展趨勢顯示，電子鴻溝在逐漸縮小。因此從長遠看，真正的挑戰應

該不是電子鴻溝，而是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電子鴻溝不過是社會不平等的

表現。第二個挑戰是商業化。媒體商業化的後果之一是「娛眾」現象。當網絡一

味追求娛眾的時候，那麼它距離「愚眾」就不是很遠了。「網絡推手」就是一種帶

商業目的的「愚眾」行為。「天仙妹妹」等網絡名人的出籠，背後均有網絡推手的

炒作。第三是網絡管制。在網絡管制的領域，近年出現了與商業化的網絡推手

有同工異曲之妙的「五毛黨」。五毛黨是網民對官方為引導網絡輿論而製造出來

的「網絡評論員」的蔑稱，而「網絡評論員」則是政府對網絡實行「柔性管理」的產

物。這些商業化和網管的策略，使網上言論的真假變得撲朔迷離，有可能造成

網絡文化的「信任危機」。

面對這些挑戰，中國網絡公民社會的發展，將繼續依賴其自身的活力以及

多元互動格局中各種因素的複雜的張力。鑒於政府表示要保持網絡文化的繁

榮，那麼網絡管制則不可能將網絡管死，否則必將扼殺網絡文化。管不死，則

互聯網將保持並發展其開放、互動和參與的特徵。在這樣的條件下，網民將繼

續利用互聯網，開展公民行動，發展社區組織，生成網絡輿論。腐敗、社會不

公正、欺壓弱勢群體這樣的社會問題愈嚴重，網絡公民行動就愈活躍。面對網

絡推手的商業化傾向及五毛黨等管理手段所造成的網絡文化的信任危機，我們

有理由相信廣大網民的群體智慧，能夠做出選擇與判斷，做到去偽存真，從而

克服互聯網上的信任危機ek。這也正是互聯網的真正力量所在。互聯網作為便利

的信息發布平台，其互動和參與的功能賦予網民強大的辨別是非的能力。「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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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虎」這類網絡事件充分表明，廣大網民已經這樣做了。在撲朔迷離的「華南

虎事件」中，網民通過不懈的論爭與辨偽，揭露虎照為假造。而五毛黨對於網絡

輿論的滲透，則最終有可能導致網民對支持官方立場的話語的懷疑與批判。這

樣一來，「網絡評論員」的官方做法有可能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

總之，網絡公民社會在未來的發展，將繼續受到多元互動格局的制約，同

時不斷地對該格局的力量平衡造成新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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